
文革中在湖北美术学院

问：黄老师，在1975－1978年您在湖北美术学院读书。

黄：对，那时候我是文革中湖北艺术学院的第二届学生，算是工农兵学生，就是没有通过很严格的考试而入学

的。我下放到农村，当了两年半的知识青年，然后湖北艺术学院招工农兵学生，把我从老家湖北恩施招到湖

北艺术学院。

问：您的家人从事跟艺术有关系的工作吗？

黄：没有关系。我的父亲是恩施州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母亲是一个小小的经理，两人都很努力工作，对我们

也比较严格。我在恩施长大，1972年下放，75年到湖北艺术学院。刚到艺术学院时，我不是学雕塑的，应该

是油画，后来分专业时才把我分到雕塑专业，说我学雕塑比较好，也许是看我个子比较大，学雕塑比较有力

气。雕塑专业只有八个学生，两个女生，六个男生。

问：您是工农兵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否跟后来正式学生的有分别？

黄：有很大区别。我刚进去时还是文革后期，一切都没有开放，上课要到农村体验生活，去画画，住在农民家

里，画农民肖像，而且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没有基础，包括我自己。我进美院之前从来没画过素描，但有参

加学校办黑板报，下放到农村，休息时觉得应该干点什么，便画一些速写，也没有任何人指导，后来他们觉

得我能画画，便把我抽到县里办美术培训班，还参观过农民画。

所以到学校基本是没有基础，在学校也画点石膏，但画石膏是不那么提倡的，到图书馆也没有什么资料。有

一次很好笑，我有一个同学到图书馆借石膏像的书，那个管理员说︰「哎呀，这个不得了了！你们不能够看

这个，这是资产阶级的。」老师也说过︰「画石膏死，死画石膏，石膏画死。」老师经过文革，受到打击，

也是比较含蓄的。

问：这些老师跟后来改革开放之后的是同一些老师？

黄：是一样的，老师刚从牛棚出来，也不敢说什么，在教学上不敢去鼓励学生，西方的老书借不出来，如果你

跟图书馆管理员关系不错的话，你还可以看几本书。比如我先生是跟我在同一个大班，他是油画专业，他跟

图书管理员关系不错，他帮图书馆拖地呀，做这做那，图书管理员经常让他看苏联画册。我从来没有看过好

的、西方的素描，更别说当代艺术了，当时苏派的画册也很难看到，直到改革开放，是我毕业之后，才慢慢

打开，人们的思想才慢慢从文革中解放出来。

问：您1978年毕业，之后分配到哪里？

黄：我被分配到湖北省美术院，当时美术院跟美术学院只有一墙之隔，以前好像是一个单位，后来分开了，成

了两个单位。当时美术院是创作单位，感觉比美术学院好。我在学校曾经是三好学生，也是班干部，做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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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认真。把我分到美术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只有一个位置。当时要的学生还不是我，只是因为那个同学

有其他原因，便接受了我。记得分配时还有人说︰要一个女的来干什么？女的只能生孩子。这是我后来听说

的，不容易，他们有偏见，可我的系主任说你们应该接受黄雅莉，她是很不错的学生，所以我才到了湖北省

美术院。

问：当时的美术院是否要您每年交一些作品？

黄：也没有规定，就是要参加展览，说是要坐班，其实也没有坐班，自己做创作。当时在美术院的都是我的长

辈老师，事实上他们原来都是湖北艺术学院的老师，大家每天在那里有专心创作的机会。

问：当时您做什么样的作品？

黄：刚开始时我觉得很迷惘，也没有其他信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做了作品，参加八省卫生美术展览，做的

是苏派写实雕塑。再过两年，慢慢有点感觉了，开始做系列作品，当时没有谁做系列作品，我应该是比较早

做系列作品的。我的作品参加了湖北省美术院展览，大概是83年。在此之前，78－82年，我都是做写实作

品。83年以后，我就做了《泉》〈村妇〉、〈春妞〉、〈收获的季节〉，都是表现我下放时的感受。

在观摩会上，大家觉得我的作品做得有点感觉了，因为大家本来认为工农兵学院是不太有能力的，没有受到

好的基础训练，也没有通过考试。当时已经恢复高考，所以对我们态度是不太好的。我做了这批作品之后，

人们便觉得我有点才气了，这是对我的鼓励。我的作品曾经发表在《湖北画报》封底，当我看到这个封底

时，高兴到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还不知道下车。 村妇〉和《泉》在83年湖北省美术作品展览中得奖，这

是为84年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做准备的。〈村妇〉获得了铜奖，〈泉〉获得了银奖。

问：这批作品有在《美术》杂志发表过吗？

黄：我印象不深了，〈泉〉是在好些杂志发表过，我有保存的是《湖北画报》的封底，因为那个发表效果非常

好。当时〈泉〉比较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的雕塑语言。我喜欢马约尔的作品，受他的影响，那个时候西方

早期的东西像罗丹、马约尔的作品都可以看到了，我受到一些启发做了一些作品，其中〈泉〉有一定影响，

参加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被评为优秀作品，后来中国美术馆收藏了这件作品。

问：当时您是在哪里看到西方艺术的资料？

黄：我做了这一套作品以后，就想下一套作品怎样做。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研究》和《世界美术》，还

有《江苏画刊》、《美术》、《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都从不同角度介绍过西方当代艺术，我还看

到了一些杂志和书，好像是从香港走私过来的，在图书馆有专门的一角放这些书，而且有些还是用很糟糕的

纸印刷的，效果不是很好，但从这些方面我得到大量信息，从《雄狮美术》、《艺术家》也看到香港、台湾

的作品。就在这种条件下我开始了我新的系列作品。

问：在您提到这些书和杂志中，有没有一些令您印象比较深的作品？

黄：名字我记不住，比如西方雕塑有很多，看到很多不同的形式、造型、语言。

问：您当时是否有概念要做现代艺术的作品？

黄：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在当时中国雕塑界，作品的形式比较单一，一般都是比较写实，最多是写实里

有些变形和夸张，已经觉得很现代了，包括我的〈泉〉也是在写实的基础上有些夸张的手法，还没有完全打

破传统，比如说创造很简练的形式，当时还没有。

到了举办湖北省青年美术节的时候，我就做了〈静穆〉系列。做〈静穆〉系列时，我觉得纯粹的去学习西

方，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我以前不知道可以从传统里面吸收意境运用到雕塑里面，在我印象中没有看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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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作品，但在看到大量的西方作品，包括台湾、香港的作品之后，我就有很深的印象，我想，应该从传统

里面去感悟，去找到自己新的语言。

问：您当时所认知的「传统」是什么？

黄：我对传统美术的形式和意境特别有兴趣。比如当时我去了湖南省博物馆，去了湖北省博物馆，去了西安、

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凡是有雕塑的地方我都去过，尤其是对青铜器、漆器的造型，我可以感悟到

大气磅礴的意境。北方的汉代雕塑很大气、简练，而湖北、湖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漆器的图案很神

秘、浪漫。我觉得在这里，我的雕塑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我也希望打破中国传统漆器、雕塑、壁画中的形

式，重新组合、创造一种新的语言。

〈静穆〉系列、〈红土〉系列及艺术活动

问：可否谈谈您的〈静穆〉系列？

黄：当这系列作品出来，我觉得是比较有影响的，在当时全国雕塑界，像用《静穆》系列这种形式来表达，、

用现代手法表现传统意境的作品，是比较少的。当时所有比较前卫的杂志，包括《美术》、《江苏画

刊》、《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都介绍了这一系列作品。

这个系列作品，像我刚才谈到的，是想从楚文化中的神秘和北方文化中的大气磅礴去感悟，把这些感觉用

现代简练的形式去表现，打破传统，把符号重新组合以使它具有现代意义，從而做出有新的感觉的雕塑。

我用了黑和红的颜色，这样更能渲染神秘的意味，黑红也是楚文化漆器中比较重要的颜色。 这个系列有九

件作品，其中一些是用大漆做的，用推光漆一层一层推出来的，我做作品时身体还过敏了。我尝试用新的

材料、新的语言、新的意境，在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艺术作品包括漆器、壁画中，去找到自己深刻的感

受。

问：当时有什么人会跟您讨论关于艺术创作的想法？

黄：我先生当时很支持我，也对我的作品提了一些建议，我跟他讨论比较多。我个人觉得，在当时互相讨论的

风气不是很浓，特别是在我所在的美术院。

问：我听过彭德老师及皮道坚老师说过，当时武汉的文化氛围很好，有像沙龙的东西，有来自各种范畴的人去

参加、聊天。您有否参加过？

黄：我很少参加。我跟彭德老师很熟，到现在联系也比较多，我觉得他说的沙龙应该是指理论界的，他们谈得

更深入、更多。在沙龙里面，印象中有部分艺术家，是否还有更多的艺术家参与，我不是很清楚。我觉得

湖北省的理论界非常活跃，他们也会对我们的作品作评论，但是说艺术家在一起讨论的氛围，在湖北还是

做得不够，不像浙江那边的群体，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在湖北省美术学院可能会有些群体，以绘画为

主，在雕塑界我觉得还是不多，我自己很少参加沙龙。

问：当时您对哲学的书有兴趣吗？

黄：中国当时出版了不少画册，介绍中国美术史，我当时做雕塑，跟着大家做一点环境雕塑，开始有点报酬，

收入比一般人要高一些，我买了不少画册，我对看画册有兴趣。另外，我对小说、名著也很有兴趣，因为

以前什么都看不到，八十年代之后便看了很多名著，也买了诺贝尔获奖全集。像沙特这样的书也看一些，

但是好像没有男生对于哲学那样感兴趣。我更爱看文学，特别是反映上山下乡的书，当时出版了一系列上

山下乡的故事书刊，这一类书我看得比较多。我先生比较爱看哲学，他看了之后会与我一起讨论，我于是

也看一点，像佛洛伊德、沙特，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研究、探讨、讨论得那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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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您看过什么重要的展览？

黄：展览我看过几次，但没有很深的印象，好像看过劳生伯的展览。那时候每年我都可以去北京看展览，路费

可以报销，我有机会出来看展览，可以去其他地方看博物馆、做研究，展览我只记得劳生伯，其他展览好

像是比较古典的，像风景画展之类。

关于劳生伯的展览，我当时觉得竟然可以这样做艺术，有这样的风格，看到原作，确是觉得很不错，但是当

时中国的绘画、艺术太单一了，没有其他风格，所以还是觉得很震动。

问：1986年的湖北青年美术节是怎样的一个活动？

黄：这个活动是湖北省发起的，我想跟周韶华老师有一定关系，他当时是湖北主要的推动者，还有彭德、皮道

坚老师都是很活跃的。湖北青年美术节跟当时整个美术思潮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倒没有很深的印

象。当时就是要办一个美术节，大家都做作品，以湖北美术院和湖北美术学院的作品为主。就是为了这个

活动我做了〈静穆〉系列。

问：彭德老师说过，这个展览很自由，艺术家可以自由创作，也不需要经过审查就可以展出。

黄：我觉得非常自由，我的〈静穆〉系列在搬出我的工作室之前没有人来看过，到了展厅，他们才来看，其他

作品也是这样，是非常自由、非常开放，鼓励大家做自己想做的形式，明显感到大家都在探索，想走出原

来的模式。

问：当时您有没有看过美术节里的其他小展览？

黄：我就是看了美术院的，其他地方我没有多看。

问：我们认为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有很明显的地区风格，四川、浙江、北京各有特征，非常不同。您觉得在湖北

有没有一种「湖北风格」？

黄：我觉得没有。我想湖北的群体就是以「部落﹒部落」最突出，其他都差不多各自为战，所以我觉得湖北省

没有统一的风格，没有给人一种很整体、很强烈的感觉。

问：「部落﹒部落」的人您认识他们吗？

黄：我认识他们，其中李邦耀是我的同学，其他的如魏光庆我也认识。「部落﹒部落」这个名称的意思我从来

没有问过，但我想就是一个在一起画画的小群体的意思，估计没有更深的含义，在当时觉得这个名字很特

别，现在无所谓了，听到他们叫「部落﹒部落」，我觉得很现代。

问：当时在武汉做现代艺术比较突出的艺术家，就是李邦耀、魏光庆、尚扬这几个人？

黄：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艺术家。尚扬老师在我们的长辈艺术家中算是走在比较前面的，是一个领头的，特别

是在湖北美术学院，大家都很敬重他。

问：什么时候开始有跟外地艺术家有交往？

黄：我觉得就是1988年的黄山会议。突然收到一封信，邀请我去黄山会议，当时都有点朦朦胧胧，现在回头梳

理，这个发展的线索好像很清楚，但在当时不知道自己已参与现代艺术运动。八五新潮是评论家后来说

的，当时是很虔诚，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每年都想要做出新的作品，每年都想做出跟以往不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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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有所进步。

我记得〔从湖北〕去黄山会议还有李邦耀、肖丰、魏光庆等，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开始与外

地的艺术家有交往。《中国美术报》、《美术》、《美术思潮》曾经介绍各地的艺术家，我开始知道他们

的名字，比如谷文达、张培力、肖鲁，都是在杂志中开始认识的，开始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知道大家都有

心做现代艺术。

问：黄山会议的过程是怎样的？是否各人放映自己的幻灯片和介绍自己的作品？

黄：对，当时谁是谁我都记不清楚，就知道四川的、浙江的，他们是整体的，印象比较深。我那个时候跟廖雯

住一个房间。记得当时看到的幻灯作品照片，都很原始。艺术家都有一点骚动，对现代艺术的热诚，跟现

在艺术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一个插曲，就是差一点被当地人打了，让我们半夜跑了。

问：除了您跟廖雯之外，还有别的女性艺术家参加这个会议吗？

黄：湖北还去了一个罗莹，听说她现在武汉的一个大学做老师，其他的真的不记得了。

问：您当时有没有发言？

黄：我有发言，介绍我的作品，《静穆》和《红土》。

问：黄山会议期间，您说您跟廖雯一个房间，你们有谈什么吗？

黄：几乎没有谈话，好像就是回去睡觉。她很忙，我也不是很健谈。主要因为太忙。

问：当时具体多少人不知道，但起码超过一百人。

黄：我觉得有。当我在屋子里放幻灯时，有这个房间的两倍大〔八十多平〕，几乎是满的…。

问：黄山会议上看到这么多前卫作品，对您有没有什么影响？

黄：我直觉中国的艺术发展可能会出现与以前很不一样的轨道。老一辈总是像一道墙挡在前面，他们可能觉得

是乱来的，他们不太关心这些。我感到中国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时候可能到了，我想我应该继续走

下去，做更多的作品。

我觉得那种影响是思想深处的激情。现在每每回忆起来，都很庆幸当时的参与，居然意识到做这样的东西，

那是很有意思的时代。我很怀念黄山会议，大家都很朴实、很朴实的艺术家，没有一点功利，只知道自己

在做当代艺术，自己在走新的道路，自己在研究探索新的东西，大家都充满热情。看当时艺术家的打扮，

不像现在那么时尚，很朴实，就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我怀念那质朴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

那种影响不是马上反映在作品中，而是在人生的经历上，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些东西，一下子艺术便

变成这样，很惊奇，还是有一点朦朦胧眬，但你是想到社会一定会发展，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不再是单

一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

问：您回到湖北有没有做一个讲座介绍您在黄山会议的见闻？

黄：我觉得当时没有人认为‘88黄山现代艺术研讨会是多么重要，现在看起来它是很重要的会议，参与者也觉

得很荣幸，当时的人不觉得这个会议有多重要，而且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会议。在湖北美术院，只有我一

个人接到了通知，去参加这个会议。好像我是自费去的。美术学院那边有李邦耀、魏光庆等。

问：我感觉湖北省的气氛比较开放，有人说是因为周韶华持有比较开放的态度，您的感觉是怎样？当时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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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比如反对精神污染等，这些时候您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黄：是周韶华老师把彭德老师调出来办《美术思潮》的。我觉得那時是一种精神上的开放，创作思想上的解

放。形成一种风气，让人可以感觉到湖北很开放。当时美术院是由冯劲松老师领导，他是一位国画家，他

也很支持大家自由去想、自由去做。我做〈静穆〉和〈红土〉系列时，他们没有批评我，其实我感觉到有

些老一辈也很支持创新。

问：您跟《美术思潮》的编辑之间有没有来往？

黄：我认识他们。我的作品曾经在上面发表，鲁虹也写过文章评论我的作品《红土》系列。《红土》好像在

《中国美术报》和《江苏画刊》都发表过，彭德老师推荐的，我觉得他的思想很前卫。

问：《中国现代艺术展》是怎么通知您去参加展览的？

黄：接到一封信，而且我们美术院就我一个人，其他人在当时都没有真正做跟以往不同的作品，还是比较苏

派、写实。我觉得用陶土的材料探索现代艺术，我还是算最早之一，当时几乎没有人用陶做成现代雕塑。

所以《中国现代艺术展》的组织者可能就觉得有点不同，所以就邀请我。印象中就是一封信在收发室，我

一看是《现代艺术大展》的邀请信，然后就把作品寄过去了。我好像没有去参加展览的开幕式。

到加拿大

问：您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当时的感觉怎样？

黄：我是1989年10月离开的，我的丈夫是后来去的。最初我在班芙艺术中心继续做作品，做《红土》系列，后

来又在温哥华美术馆参加了一个展览。我做的东西太大了，是问题，展览之后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后来

我做了一些小的作品。比起其他艺术家，我不是很主动的去找展览机会，我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所以有

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展览，烧陶也比较困难，有空我便看看书，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做什么。

再后来，高名潞邀请我参加《中国抽象艺术三十年》，我复制了我的〈静穆〉系列；后来他又邀请我参加

《意派》展；再后来又参加了广东美术馆的《两湖潮流》展。我个人觉得到北美后，接触到不同的社会与

文化，还是不错的，难得在我的人生之中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而且能比较深入的了解西方，我也经常看博

物馆、画册、书，对于人生来说是很值得的一段经历，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就像我以前上山下乡那一段经

历，丰富了我的人生。

问：在八十年代，当您做作品时，您的材料、费用是哪里来的？做完的作品又怎么处置？您的工作室又是怎样

的？

黄：在美术院有一间工作室，大概有四十平，最先是两位老师合用的，后来我可以自己用一间。材料方面，美

术院有资助。当时很便宜，想做什么东西，写个条子，很容易获得批准。我烧陶是不用一分钱的，在窑场

想烧多少便是多少，住在那儿也是免费的，甚至当我把陶要运到武汉，都是当地农民帮我拦的车，那个时

候全是免费的。像〈静穆〉系列，全部是美术院资助，〈静穆〉系列有几个作品做成大漆，是在湖北省博

物馆做的，好像也是免费，还有师傅教我，从来没花过一分钱，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脑子里没有想到艺术

可以换来金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概念，所有事都不用自己出钱的…我记得那个帮我运陶回来的师傅，

居然是他中午请我吃饭。他们司机好像可以随便到处吃饭，他说你不用付钱，我请你!我觉得当时的整个气

氛下，很容易可以做艺术，你想做什么都没有多大的困难。

问：您第一次卖作品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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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我的作品卖得不是很多。我在班芙时，有一位有名的摄影师很喜欢我的作品，他说我帮你拍摄所有的作

品，你送我一件。他挑了一件我烧坏了的，但是也做得不错，烧坏了也没有关系。我在温哥华卖过一些作

品，但一般我的作品太大了，不容易卖。我觉得我对我的作品比较马虎，我的作品在哪里展也带不走，比

如现在我复制的〈静穆〉系列还在高名潞那里，我也没有办法，不可能运到温哥华，我跟高名潞说你帮我

保管，你想怎样处理都可以。

前段时间我参加《两湖潮流》展，居然有人说︰「我知道你的〈红土〉系列在哪里，但我不告诉你。」

反正我是这样听说，在我手里这些作品全部都没有了，但后来在温哥华美术馆参加展览的作品我是留下来

了，在我家里。我也不会多想我的这些作品。比如我在圣地亚哥做的作品，有朋友说在香港酒店见过，但

我也没有多问，我想这都是过去的事，谁拿到就放到那儿，没有关系。

问：您在温哥华有没有教书或者做其他的职业？

黄：我先生是一个不错的人，他自己画一些画，也教画画。我也教一点课，主要是他教。我刚到温哥华时也在

一间汽配公司工作过，做得挺不错，做得很认真。郑老师说我这个人很想得开，放得下，我倒觉得没有

什么，出国留下来，我也很喜欢那边，是我自己的选择。现在我每次回来，我的老朋友都会说，我如果一

直留在国内，现在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说，你们怎么不想，可能我也不会怎么样呢？谁知道呢？

从内心说，我从来没有想象我留在国内会怎样。我觉得有机会生活在西方，接近那里的文化，我觉得很不

错。现在我没有打工了，我先生有时候教教课，我也有时候教，更多时候我就做我的影像作品。我想比较

认真地、全心全意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想做一些能反映中国在大经济发展时代下的人文景观，我喜欢有

社会意义的作品。

中国女艺术家的问题

问：关于中国女艺术家的问题，很多人都很关注，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很多女艺术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您对

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黄：在八十年代，美术学院的女生很少。在我们一届，一共大概三十三个人，只有六、七个女生，雕塑专业只

有两个女生。回想到五、六十年代，艺术学院也很少女生。但有时候也不能完全说是社会对女性的不公

平。我去了温哥华后，我对西方的女艺术家很钦佩，因为她们一直都很强，很努力做艺术，所以在西方女

艺术家比中国多，做得好的也比较多。在我们的年代，女艺术家本身就少，而且参与当代艺术的女艺术家

更少。

我有时候也想，社会对于女艺术家的要求也更高一点。我对中国的现状不是很清楚，但从网络上了解，似

乎中国有些女艺术家关注的更多是性的方面的观念表达，在题材方面，女艺术家的选择也相对比较狭窄一

点。在整个社会，女艺术家似乎很容易就被边缘化了，现在的女艺术家比以前多很多了，但还没有形成一

个面貌。还有一点，我觉得女艺术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就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去探索、执着，我觉得

是各种因素构成了整体较弱原因。 还有就是批评家，是不是他们从心里对女艺术家有某些固定的想法，或

者说她们一定要超过男性艺术家，要非常的强，批评家才会注意到她们，才会被社会承认、接受。总的来

说，中国女艺术家出类拔粹的比较少，我认为西方要好一些。

问：就您的个案，您觉得为什么您会成为一个参与现代艺术并被接受的艺术家？

黄：我认为〈静穆〉系列、〈红土〉系列是比较有力量的，大家说我的作品不错，我觉得跟我的感悟力有关。

你要是问我一些具体的东西，我总是说不清楚，但是当我做艺术时，我总是想在自己的思想里抓住一些东

西，比如我去看古代雕塑、或者看博物馆时，我就想从作品中抓住精华，抓住我能够用的，再通过我的手

流露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综合能力。

有人说我个性很强，其实我的个性也不是那么强。我觉得是天性…就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吧，艺术家的综

合能力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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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中国拍的照片，看到的东西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有人说我的影像是拼贴的，但其实我的影像是实

景，说中国没有这样的景象，我认为是因为没有深入观察。我的有些摄影作品的确很像现代拼贴，但其实

中国的确有这样的景象，我仅仅在后期做了一些黑白的变化处理。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当我在班芙读书时，有一个美国雕塑艺术家，他看到我的雕塑小稿，就说有纪念碑的尺寸。看书、成长的

环境、文化背景，各个方面，我希望看到事物的真谛，再通过我的手流露出来。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我

从来没有想过，做出来便是这样。 

我觉得艺术的感悟力很重要，是艺术家非常宝贵的品质，另外还需要一点点灵气。还有一点，我比较专

心，我就做我的艺术，从来不想其他我做不到的事，可能是比较单纯，便更投入。在我没有做作品时，我

也在思考。无论你看多少书，做了多少研究，也不一定能保证你能做好作品，做好作品是多方面的因素，

其实就是一种综合能力。要建立有个性的语言，不能说我们没有受到谁的影响，每个人在大环境中都在受

一定的影响，但不能让这种影响彻底改变你，这个对于艺术家非常重要。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内的艺术

在市场经济推动下，艺术家可能容易迷惘，又想做当代艺术，又想有市场，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发掘你的

个性，值得探讨。

问：最后一个问题︰黄老师，您怎麼总结中国的八十年代？

黄：我觉得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时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形势下开始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里程。当

然艺术家的热诚是不可置疑的，但是还是处于萌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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